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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应用
********************************************************************
香港教会在末世的使命─普世宣教


张艳艳小姐
(建道神学院道基督教研究硕士学生)
一、香港教会的使命
在一份研究香港基督教教会事工的普查中，显示香港教会开始产生「使命」的意识与实践感，[1]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胡志伟牧师表示香港堂会在2004年中整体人数有增长的表现，不少教会开始以「外向为主」(outward-focused)，不再是往内望，这代表香港教会正健康发展。[2] 研究结果得出有60.6 %堂会常设差传或宣教事工，18.1 %堂会以多于10 %堂会经费支持对外事工，28.9%堂会差派同工往外地事奉。对于一直处于宣教意识较为浅薄的香港来说[3]，这次普查的结果确实令人有振奋的感觉。然而若对于神设立教会最初的目的来说，香港教会就不能只满足于现状，仍需迈步向前！毕竟仍有至少40%的堂会没有实践差传的行动！此外，香港堂会仍然存着一种以堂会为本位的差传心态，[4] 林兆源牧师认为不传福音的教会，就是把教会的本质扭曲了；不传福音的信徒，就是对信仰认知上最严重的失误之一！[5] 在主降后第廿一个世纪中，教会愿否加大力度，承担使命，就在乎是否明白差传在神心中的位置与计划。  
耶稣藉使徒在地上建立教会，为的就是要将福音传至地极，地上万族要得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约三16)。无论是旧约或新约我们都可看到神的心意乃是要将祂的救恩传给普世的人要万族得救。[6] 神是一位宣教的神，旧约中神呼召拣选亚伯拉罕，为的就是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亚伯拉罕)得福」（创十二3）；新约中神差派独生儿子来到世上，目的是「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约三17）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此，韦拿教授(C.P.Wagner)总结教会的使命时认为：「教会的使命乃要在世界中现身说法，借着言语和行为使得基督的福音有效地被传开来，以致所有的人成为基督的忠实门徒，以及基督教会尽责的会友」。[7] 向普世宣教是教会在耶稣基督再来时无可推诿的责任，因此香港教会在末世的使命也应就是普世差传。
昔日，主耶稣留给门徒的差传策略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一8)耶稣在耶路撒冷复活，耶路撒冷是犹太全地其中一城，而撒玛利亚，则在犹太以外，被喻为「外邦」，地极就是包含全地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主要门徒将福音传至地极的步骤是由身边同地同文化的民族开始，远些到异文化异族，再远些跨区域、跨文化之地为主作见证。英国差传统计学家巴烈特(David Barret)在二零零四年发表全球差传数据表(参附件)中，揭露基督徒占全球人口比例只有32.9%，而全球大约还有27.5%人口是福音未及之民。[8]林安国牧师认为在缔造差传世纪开步时不要一下子跳到外洲、外国。门前的一小步能帮助很多人踏出中步或大步。香港教会在迈向差传的路上是否有注意门前的一小步？[9] 林安国牧师曾说若连同胞的事工都未做好，又如何能做好万民的事工？[10]
二、中国对香港教会在普世宣教事工中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Arnold Toynbee）预言说二十一世纪是「华人的世纪」；约翰．纳斯比（John Nasobitt）也说二十一世纪是华人的世纪；斯特林．西格林（Sterling Seagrame）亦写了一本书，叫《太平洋边缘之主》（Lords of the Rim），描写一个看不见的华人帝国出现，他说：「旭日已经从太平洋的边缘上升，公元二千年正是中国的龙年，也正好是『龙的世纪』的开始。」[11] 章长基教授在研究中国发展趋势所得的结论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过去廿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企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全球之冠的地位。[12] 随着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型态的改变，中国的教会及社会将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远东广播总干事卢家駇牧师曾认为若不做好华人福音工作，便不能说差传工作已经完成。[13]今天香港教会要踏出差传的第一步是否以踏入毗邻、血浓于水的祖国 - 中国为起点？
中华民族现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华人差不多占了全球四份之一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传福音群众对象。内地牧者王迦勒牧师指出中国大陆教会增长以1949年统计的80万至今约有8,000万基督徒。有非官方估计，中国基督徒的数字可能已达至一亿。[14] 中国基督徒人口的激增虽是全球最令人惊奇的事，但其实信徒在中国13亿人口中的比例仅占百分之六(6%)左右，仍然有百分之九十四(94%)的骨肉之亲还没有得救，甚至大多数是未曾听过福音的，这个数字比全世界十一亿的回教教徒还多，也超越全球的印度教教徒（七亿）与佛教教徒（三亿）之总和，亦比全世界九亿的无神论者更多，甚至比全世界所有福音派信仰的十一亿基督徒更多。因此向中国传福音仍是最迫切的事。香港与中国水天相连、与内地同胞血脉相连，应是中国福音事工的主要后勤基地，香港的特殊战略位置无论对国内教会各种形式的支持，都应站在最前线。[15] 一方面协助国内教会建立根基，一方面打开宣教窗口，藉中国将福音传至地极。

有学者认为中国很有可能是廿一世纪宣教的一股强劲力量。一股差传的洪流，将以大陆教会为主轴、为前锋，带动整个华人教会在末世完成主的使命。[16] 最近，内地教会点起差传火炬，农村教会与城市教会，一呼百应征召人力，向西挪移，往教会弱小的省份去、往少数民族中间去、往创启国家去、往世界三大异教的阵营去广传福音。[17] 中国信徒对普世宣教的使命就是要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传福音。中国教会的异象就是先向国内的未得之民传福音，然后差派更多的超越文化的宣教士去异文化的国家，成为宣教的中国。[18] 中国教会的领袖们意识到，神兴起中国教会，就是要借着中国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把福音传遍万国万民的使命托付给中国教会，通过中国教会把福音经由回教世界传回耶路撒冷。[19]
中国教会确实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教会，一方面面对着十二亿未得之民的广大禾场，急需要有更多机构、教会、肢体同心投入差宣事工：另一方面亦面对着急速的增长，内部迫切需要更多的属灵喂养和牧养。[20] 

三、初期教会对香港教会发展和推动中国事工的启示
主耶稣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最初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人数只有一百二十人，门徒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后便开始传福音，为神作见证。他们首先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然后在犹太地四周建立了教会，门徒继续往撒玛利亚迁移。后来门徒继续传道至安提阿，当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后，福音向着万邦伸展，安提阿教会借着差派的宣教士将福音传至地极。从《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在推动普世差传的三个层次：
1. 平信徒的层面
《使徒行传》记载初期教会开展普世宣教的事业由信徒开始。[21] 第一个作出贡献的是七位执事之一的司提反，他传道的工作虽引起犹太人强烈的反对，但他的生命见证却在扫罗的身上留下了深切的影响。司提反的死引致门徒四散逃亡，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伏下了门徒广传福音的基本线路。其次，腓利是第一个向被人蔑视的撒玛利亚人分享福音的信徒，借着他的传道，打破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种族隔阂，亦突破了福音地理的限制，他带领了第一个非洲埃提阿伯太监归信基督是跨文化差传的先驱。以研究初期教会背景著称的神学工作者彭可仕（Robert Banks）教授指出，「新约圣经呈现出的地方教会大致上是以信徒为中心的，他们自动地服事，偶而有巡回工作者来访，来访者大多从事讲道、植堂、造就等工作。」[22]
服事中国事工已十多年的房角石协会董事会主席汤颂年牧师经常强调要完成上帝交托我们的异象和使命，必须把事工建基在耶稣基督这稳固的盘石上，并靠赖祂的恩典和怜悯、建立和组织用以支撑着整个事工的四大支柱，就是教会、全职的同工团队、专业的义工团队和关心协会的房角石之友。他所指的同工团队、专业的义工团队和关心协会的房角石之友其实就是来自教会中的一群平信徒。
平信徒在发展中国事工上的确占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表现在北上的信徒，随着省港澳加深经贸合作，愈来愈多北上发展的平信徒，这些信徒因透过经商贸易、北上工作、参与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而有着跟内地教会和信徒经常接触的各种机会，若香港教会能善用北上信徒的恩赐并推动他们投入参与中国事工，将对开展内地信徒服侍的工作十分有利。[23]
另外一方面，随着加入世贸、西部大开发战略方针等因素，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因此它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24] 这便为海外的华人基督徒带来更多的福音机遇。基督徒可以因着独有专业的知识和才干进入中国服事有需要的群体。笔者认识有不少肢体以他们老师的专业到国内高中、小区教授英语，借着教学不但提高了当地学生的英语水平，更重要的是老师的生命见证深深地烙印在学生心中。此外有不少的机构开始将跟进学生的工作交由平信徒去承担，借着书信、探访的关怀使有需要的群体如大学生、孤儿、国内的信徒感受到基督的爱。平信徒是最宝贵最大的资源，要拓展普世差传就必须好好培育信徒的生命，教会和机构应发掘信徒的恩赐并提供种种可行的途径和渠道，使信徒在职场上得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和恩赐，好让他们更肯定向普世传福音是神对教会的使命。
2. 领袖的层面
林守光牧师认为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之后，似乎并未完全掌握耶稣基督的心意；五旬节同蒙灵浸的外来者，确实将福音带回本地本乡，而留在耶路撒冷以使徒为首的教会，在本地本族的福音工作做得尚算出色，但跨越地域文化的布道行动，就相形见绌了。[25] 神似乎不甘于祂的教会保持这种形态，于是祂让使徒彼得见到一个异象，将胸怀普世的天国心，赐给一直以自我堂会为本的教会。神透过哥尼流的事件，使当时最重要的教会领袖彼得彻底改变了以色列人对差传的观念。圣俗有别的观念在每一位犹太人心中，都是根深蒂固的，连彼得也不例外。但神在异象中使彼得知道，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俗物，意思就是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神要藉基督的血洁净外邦人，犹太人不可以坚持己见，仍以外邦人为不洁净的。彼得几经挣扎才顺服下来，也明白了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他这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最后彼得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徒十 34)。
吕焯安牧师在〈从布道到增长到健康〉一文中便曾借着检视西方教会运动的演变，提示华人教会领袖要分辨教会健康成长的关键，不在乎甚么的模式，乃在乎教会领袖的素质，和教会信徒动员两方面。[26] 林安国牧师亦认为准教牧们若一点差传观念也没有，将来他们牧养的教会也难走上差传之路，若教会的内容及质素是宣教，教会与大使命不能分割，教牧若没有差传的观念，大使命中「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使命便自然会脱环，教会也易落入自私、自顾、自肥、自利的光景中，失去主耶稣的胸怀普世，及爱怜万民的心肠。有负担的平信徒若能与有差传负担的教牧合作，便如虎添翼，教会的差传事工必可兴旺扩展。
笔者在机构服事多年，见证不少牧者因能突破传统观念而致成功带领整体会众参与中国事工，房角石协会的源起便是因着个别牧者同工对中国的异象而致先后在四个省份展开了工作，因着领袖的异象带动了先后超过200间堂会与协会同心服侍。
教会领袖首先要突破自我，怀有普世差传的意识和胸襟，透过教会良好的机制，牧者及领袖群要多出席不同的差传聚会，开拓视野，听取经验，了解不同群体对福音的需要，而致有更多机会经历从神而来的异象及感动。若教会牧者能突破障碍，那么必能带领堂会参与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彼得在硝皮匠西门家看见的异象，并不是单独的事件，而是神将福音带给哥尼流整个行动的其中一环。《使徒行传》记载先是敬虔的外邦人哥尼流遇到神的使者(徒十1-8)，然后是彼得见异象(徒十9-16)，哥尼流的使者刚好在彼得猜疑异象的意思时抵达(徒十17-22)；于是彼得到该撒利亚将福音传给哥尼流一家(徒十23-48)。这事件令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改变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观念(徒十一18)，先是领袖改变了，然后是会众也改变了。这观念的改变甚至影响了后来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行动，例如派巴拿巴带扫罗去安提阿教会协助他们(徒十一19-30)。所以套用一位内地校长的话：一位优质的校长就是一所优质的学校，那么一位有普世差传心志的领袖将强化教会普世差传的意识！
3. 宣教士的层面
《使徒行传》记载安提阿教会不但是所有外邦教会之母，它更顺从了圣灵的带领，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使福音的工作得以建立、植根、巩固和成长。保罗在领受使命的异象后，几乎走遍所有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打下了日后教会扩展福音遍传的基地。宣教士李文斯顿(Livingstone)说：「神爱世界，所以将祂唯一的儿子差派去世界做宣教士。」[27]世界上第一位宣教士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差遣耶稣，今天教会也要成为差遣人宣教的组织。当一个教会没有足够的人力进行宣教，便需要借助专业的组织 — 差会来执行宣教。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宣教基地，教会也要成为栽培宣教士的地方。
要发展事工就必须要有「人」，香港教会除了在金钱和物资上支持国内教会外，最重要的还是在人力上的提供，若要推动中国的事工就要更积极培训专职、带职的同工，孕育和培育更多合适的宣教工人，牧者要特别栽培存心投身差传事奉的信徒，恒常为他们祷告，提供学习事奉的机会，并支持他们参与体验及接受神学训练，以致同工能更好地将恩赐发挥在工场上。
四、总结
随着中国香港两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香港教会比内地教会在知识水平、工作经验、眼界等仍技胜一筹，而且香港教会的财力、人力等资源上比内地教会要多得多。而内地教会丰富的灵性生命，对神对人热诚的爱，对神的话和各样见识追求的态度，尤其是在发展普世差传的眼光及心志上是非常值得香港教会效法的。因此今天在发展中国事工的模式上乃是双方以共同的目标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一位宣教学家曾预测廿一世纪将是一个属灵革命的时期！[28] 2010年中国的人口即将超过15亿，2050年即将增至20亿，人口的激增将为教会带来属灵的革命！面对如此庞大和柔软的禾场，香港教会能否看准神的心意，完成上帝在末世对教会的使命！今天即使香港教会不醒觉神在末世对教会的普世差传的使命，上帝仍兴起中国大陆的信徒承接福音的火炬。然而若香港教会能开拓心胸，大步向前，中国绝对可以成为香港教会向普世宣教的一个跳板，愿香港能与中国教会携手同心完成上帝在末世交托教会的使命 - 普世差传！
「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斯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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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英国差传统计学家巴烈特(David Barret)每年都会发表全球各项与差传有关之数据，以下是他新近发表之二○○四年全球差传数据。(资料来源："Status of Global Mission, AD2004, in Context of 20th and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January 2004.)
　
	 
	2004年数字
	增减趋势

	一、全球人口

	1. 全球人口
	6,364,317,000
	1.25%

	2. 城市人口
	3,113,253,000
	1.94%

	3. 乡村人口
	3,251,064,000
	0.60%

	4. 成年人口(十五岁以上)
	4,484,258,000
	1.40%

	5. 识字人口
	3,497,306,000
	1.76%

	6. 文盲人口
	986,952,000
	0.17%

	二、城市化现象

	1. 大都会(人口超过十万)
	4,400
	2.09%

	2. 超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
	430
	1.70%

	3. 城市贫民
	1,580,000,000
	3.07%

	4. 居贫民窟之人口
	800,000,000
	3.39%

	三、不同宗教人口

	1. 基督徒(广义的)
	2,090,763,000
	1.12%

	2. 非基督徒　
	4,273,554,000
	1.31%

	a. 回教徒
	1,271,884,000
	1.76%

	b. 印度教徒
	841,078,000
	1.15%

	c. 无宗教信仰者
	774,800,000
	0.41%

	d. 佛教徒
	376,574,000
	0.86%

	e. 无神论者
	149,564,000
	0.25%

	f. 新宗教信徒
	106,937,000
	0.68%

	g. 本土宗教信徒
	242,882,000
	0.61%

	h. 锡克教徒
	24,402,000
	1.21%

	i. 犹太教徒
	14,956,000
	0.67%

	四、全球基督教情况

	1. 基督徒占全球人口比例
	32.9%
	0.05%

	2. 名册会友
	1,984,098,000
	1.16%

	3. 聚会人数
	1,416,842,000
	1.04%

	4. 福音派信徒
	242,697,000
	1.83%

	5. 大使命信徒
	682,026,000
	1.20%

	6. 灵恩派信徒
	570,806,000
	1.73%

	7. 每年的殉道人数
	167,000
	1.08%

	五、宗派会友情况

	1. 圣公会会友
	81,805,000
	1.65%

	2. 独立教会会友
	414,913,000
	1.85%

	3. 边缘基督徒
	31,786,000
	1.90%

	4. 东正教信徒
	216,574,000
	0.37%

	5. 更正教信徒
	367,742,000
	1.43%

	6. 罗马天主教徒
	1,101,930,000
	1.07%

	六、各洲信徒分布情况

	1. 非洲
	382,816,000
	2.48%

	2. 亚洲
	323,936,000
	1.64%

	3. 欧洲(包括俄罗斯)
	527,423,000
	-0.18%

	4. 拉丁美洲(三区)
	497,949,000
	1.14%

	5. 北美洲(一区)
	222,458,000
	0.81%

	6. 大洋洲(四区)
	21,811,000
	1.19%

	七、全球基督教组织及工人

	1. 宗派
	37,000
	2.29%

	2. 教堂 (聚会地点)
	3,663,000
	1.52%

	3. 服务性组织
	25,000
	2.11%

	4. 海外差传机构
	4,270
	1.65%

	5. 本土工人(当地公民，所有宗派)
	5,305,000
	0.97%

	6. 海外宣教士
	439,000
	1.11%

	八. 全球宣教现况

	1. 福音未及之民
	1,747,034,000
	0.52%

	2. 福音未及之民占全球人口比例
	27.5%
	-0.72%

	3. 全球布道计划
	1,680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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